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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臻

六
七
月
世
界
盃
足
球
賽
應
該
是
大
部
分
男

士
最
快
樂
的
日
子
，
那
是
他
們
攞
正
牌
夜
蒲

的
時
候
，
只
要
他
們
講
聲
和
哥
兒
們
，
兄
弟

們
睇
波
去
，
女
友
、
太
太
都
會
放
他
們
一

馬
。
那
是
他
們
坐
埋
一
齊
講
波
經
，
發
表
偉

論
的
天
下
，
是
他
們
最
快
活
的
節
目
。
作
為
男

人
背
後
的
女
人
，
以
及
男
人
們
心
靈
依
賴
的
母

親
，
都
會
網
開
一
面
，
讓
他
們
放
縱
一
下
自

己
。其

實
今
年
因
為
時
差
關
係
，
亞
洲
球
迷
睇
足

球
是
精
神
放
鬆
，
肉
體
上
卻
是
超
負
荷
，
因
為

每
場
波
亦
在
深
夜
直
播
，
捱
夜
睇
足
球
是
必
然

的
，
球
迷
真
要
安
排
好
作
息
時
間
，
否
則
捱
出

病
，
樂
極
生
悲
。

講
到
世
界
盃
令
男
球
迷
瘋
狂
很
正
常
，
發
現

不
少
女
球
迷
都
追
看
世
界
盃
，
同
時
，
不
知
是

否
這
個
原
因
，
足
球
員
的
一
身
裝
扮
亦
愈
來
愈

講
究
花
款
，
令
球
迷
增
添
不
少
視
覺
上
的
享

受
，
足
球
場
上
除
了
看
到
一
班
身
形
甚fit

的
猛

男
在
拚
命
跑
跳
盤
頂
等
技
術
與
體
力
的
較
量

外
，
如
今
更
會
鬥
有
型
，
因
為
球
員
大
多
是
年
輕
人
，
喜

歡
扮
靚
是
正
常
的
，
所
以
你
可
以
看
到
各
式
各
樣
的
髮

型
；
波
鞋
是
今
年
的
最
大
亮
點
，
桃
紅
、
橙
紅
、
檸
檬

黃
、
粉
紅
、
粉
紫
、
粉
藍
、
熒
光
綠
、
間
條
花
紋
等
十

分
搶
眼
，
有
球
員
更
將
不
同
顏
色
的
兩
對
鞋
互
相
配
搭
，

一
隻
粉
藍
，
一
隻
粉
紅
很
型
仔
，
C
朗
首
場
時
腳
踏
一
雙

淺
粉
紅
波
鞋
配
深
紅
色
衫
上
陣
；
尼
馬
是
桃
紅
及
橙
紅
的

配
上
巴
西
黃
色
球
衣
都
很
醒
神
；
傳
統
款
色
的
波
鞋
絕
跡

了
。
以
前
男
士
如
果
這
樣
穿
可
能
會
被
人
笑﹁
太
姣﹂
，

時
代
不
同
，
現
在
叫
時
尚
。

今
年
巴
西
世
界
盃
比
賽
指
定
用
球
︱
︱﹁Brazuca

﹂
都

很
花
俏
呀
，
足
球
表
面
的
色
彩
及
絲
帶
設
計
象
徵
着
巴
西

傳
統
的
許
願
帶
，
並
展
現
出
巴
西
被
稱
為﹁
足
球
王
國﹂

的
活
力
與
樂
趣
。

據
悉
本
屆
巴
西
世
界
盃
用
球
大
部
分﹁
出
生﹂
在
中

國
。
世
界
盃
用
球
分
為
兩
種
：
比
賽
用
球
和
訓
練
用
球
。

這
兩
種
用
球
分
別
在
深
圳
和
江
西
的
兩
家
公
司
內
進
行
生

產
。
官
方
比
賽
用
球
︵O

fficial
M
atch

Ball

︶A
didas

Brazuca

由
深
圳
一
家
公
司
研
發
，
而
紀
念
版
或
標
準
版
世

界
盃
︵the

W
orld
C
up

︶
由
東
莞
一
家
公
司
生
產
。
巴
西

世
界
盃
吉
祥
物
叫﹁Fuleco

︵
福
來
哥
︶﹂
產
自
中
國
杭

州
；
這
讓
世
界
盃
染
上
中
國
元
素
，
也
成
為
國
人
驕
傲
。

遺
憾
是
中
國
國
足
無
緣
使
用
。
中
國
體
育
許
多
項
目
都
很

威
水
，
獨
是
足
球
差
得
驚
人
，
連
亞
洲
強
隊
都
算
不
上
，

別
奢
望
世
界
盃
了
。
國
足
水
準
一
日
未
上
去
，
中
國
都
不

會
有
可
能
主
辦
世
界
盃
，
我
們
繼
續
捱
時
差
睇
夜
波
。

男人的歡樂月

據
聞
近
日
有
一
部
名
為
︽
來
自
星
星
的

繼
承
者
們
︾
的
電
影
在
橫
店
開
拍
，
︽
來

自
星
星
的
你
︾
和
︽
繼
承
者
們
︾
堪
稱
今

年
最
強
的
韓
劇
，
製
作
公
司
把
它
們
合
體

拍
成
電
影
，
未
知
出
街
時
成
績
如
何
，
不

過
卻
先
給
網
民
鬧
翻
天
。

把﹁
星
星﹂
和﹁
繼
承
者
們﹂crossover

，

究
竟
會
是
怎
樣
的
一
部
神
作
？
會
否
正
如
網
民

的
推
想
，
故
事
是
描
述
一
堆
有
錢
的
外
星
人
？

男
主
角
會
叫﹁
都
金
嘆﹂
嗎
？
不
少
人
擔
心
這

部
電
影
會
把
這
兩
套
經
典
韓
劇
徹
底
地
摧
毀
，

亦
有
網
友
感
嘆
編
劇
缺
乏
創
作
力
，
懶
得
動
腦

筋
，
甚
至
認
為
是
跟
風
跟
到
瘋
了
。
不
過
，
我

則
認
為
跟
風
的
劇
種
，
只
是
在
題
材
上
相
同
，

人
物
及
其
他
細
節
部
分
總
需
要
重
新
創
作
，
但

這
種
合
體
劇
則
是
把
人
物
、
情
節
通
通
炒
雜

錦
，
無
甚
創
作
可
言
。

有
網
友
譏
諷
：﹁
下
一
部
是
不
是
該
叫
︽
來

自
星
星
的
繼
承
者
們
在
順
風
婦
產
科
裡
看
冬
季

戀
歌
後
不
小
心
發
現
女
友
是
九
尾
狐
然
後
逃
向

浪
漫
滿
屋
裡
看
見
了
屋
塔
房
王
世
子
和
大
長
今

站
在
天
國
的
階
梯
上
開
始
藍
色
生
死
戀
︾
？﹂

又
有
網
友
問
：﹁
怎
麼
不
拍
一
部
︽
浪
漫
滿
屋
裡
來
自
星

星
的
繼
承
者
們
走
下
天
國
的
階
梯
開
始
藍
色
生
死
戀
之
順

風
婦
產
科
中
澡
堂
老
闆
家
的
男
人
們
︾
？﹂

事
實
上
，
不
單
止
電
影
，
韓
國
劇
集
也
將
要
在
大
陸
翻

拍
。
備
受
議
論
的
中
國
版
︽
繼
承
者
們
︾
即
將
開
拍
，
而

隨
着
︽
來
自
星
星
的
你
︾
大
熱
，
內
地
又
紛
紛
傳
出
翻
拍

消
息
，
看
來
翻
拍
已
成
為
一
種
潮
流
。
至
於
率
先
開
拍
中

國
版
的
︽
繼
承
者
們
︾
將
採
取﹁
中
韓
合
製﹂
模
式
，
韓

國
製
作
團
隊
成
熟
的
製
片
模
式
將
沿
用
至
這
部
電
視
劇

中
，
更
有
消
息
稱
將
邀
請
韓
國
著
名
導
演
吳
尚
元
親
自
指

導
。
而
中
方
的
團
隊
則
主
要
負
責
將
故
事
本
土
化
，
運
用

中
國
觀
眾
熟
悉
的
敘
事
語
境
，
盡
可
能
讓
故
事﹁
時
尚
、

青
春
、
符
合
當
下
中
國
年
輕
觀
眾
的
審
美
口
味﹂
。

其
實
所
謂
的﹁
繼
承
者﹂
，
亦
即
類
似
香
港
人
稱
之
為

的﹁
富
二
代﹂
。
只
是﹁
富
二
代﹂
這
稱
號
不
太
好
，
總

給
人
二
世
祖
、
敗
家
仔
、
不
可
一
世
的
感
覺
，
但﹁
繼
承

者﹂
則
正
面
得
多
，
感
覺
是
有
一
個
龐
大
的
家
族
生
意
等

待
下
一
代
去
接
棒
，
所
謂
創
業
容
易
守
業
難
，
要
成
為

﹁
繼
承
者﹂
就
必
須
具
備
智
慧
、
毅
力
及
才
幹
。

隨
着
經
濟
發
展
，
大
陸
亦
有
不
少
商
家
及
企
業
家
，
他

們
的
下
一
代
就
是
活
生
生
的
富
二
代
及
繼
承
者
。
我
們
在

傳
媒
的
報
道
中
，
都
聽
過
不
少
富
二
代
的
故
事
，
住
豪

宅
、
開
名
車
、
交
女
友
、
炫
耀
財
富
，
甚
至
有
加
拿
大
電

視
台
招
聘
大
陸
富
二
代
來
拍
真
人
騷
。
對
於
觀
眾
來
說
，

這
些
真
實
的
故
事
不
是
比
翻
拍
韓
劇
更
具
吸
引
力
嗎
？

香
港
富
二
代
的
名
字
也
同
樣
經
常
出
現
在
各
大
報
章
不

同
的
版
面
上
，
港
聞
版
的
有
醉
駕
、
頂
包
案
；
娛
樂
版
的

有
搭
上
某
某
女
明
星
、
開
淫
亂
派
對
；
財
經
版
的
則
通
常

稍
為
正
面
一
點
，
有
拓
展
生
意
業
務
、
革
新
企
業
。

香
港
過
往
也
曾
有
開
拍
過
以
富
貴
人
家
為
骨
幹
的
電
視

劇
，
但
不
是
集
中
描
述
家
族
爭
產
的
，
就
是﹁
假
到
無

倫﹂
的
上
流
社
會
生
活
。
如
果
要
開
拍
香
港
版
的
︽
繼
承

者
們
︾
，
需
要
的
就
是
有
血
有
肉
的
真
實
故
事
。
不
過
問

題
是
香
港
目
前
只
得
一
家
電
視
台
會
開
拍
劇
集
，
而
這
家

電
視
台
亦
最
怕
開
罪
權
貴
，
擔
心
會
被
抽
廣
告
。

香港的繼承者們

美
國
雖
然
是
個
標
榜
自
由
、
開
放
的
社
會
，

女
權
之
聲
也
叫
得
響
亮
，
但
恐
怕
希
拉
莉
再
選

總
統
的
阻
力
仍
然
不
小
。
女
人
的
歸
屬
似
乎
是

嫁
個
好
老
公
，
但
當
好
老
公
日
益
成
為﹁
稀
有

動
物﹂
時
，
女
人
如
果
仍
然
死
抱
這
種
不
切
實

際
的
幻
想
，
最
終
只
會
蹉
跎
歲
月
。

這
令
我
想
起
已
故
的
積
琪
蓮
．
甘
迺
迪
。
作
為

時
尚
偶
像
，
她
看
來
很
風
光
，
名
氣
、
金
錢
、
地

位
，
還
有
華
衣
豪
宅
，
世
上
最
有
權
力
和
最
富
有

的
兩
個
男
人
︱
︱
美
國
最
具
魅
力
的
總
統
甘
迺
迪

和
希
臘
船
王
奧
納
西
斯
都
成
為
她
的
丈
夫
，
然

而
，
無
論
是
當
最
具
前
途
的
參
議
員
妻
子
或
第
一

夫
人
，
還
是
首
富
夫
人
，
她
都
不
快
樂
。

跟
前
者
的
婚
姻
被
視
為
郎
才
女
貌
，
但
表
面
風

光
的
背
後
是
甘
迺
迪
屢
傳
不
斷
的
緋
聞
，
以
及
甘

家
人
對
她
的
輕
視
；
在
後
者
的
婚
姻
中
，
她
雖
然

遠
離
祖
國
搬
到
希
臘
小
島
居
住
，
並
努
力
學
習
當

地
語
言
和
希
臘
歷
史
，
但
好
景
不
長
，
船
王
丈
夫

很
快
就
喜
新
厭
舊
，
不
但
流
連
酒
吧
夜
夜
笙
歌
，

更
在
失
去
獨
子
之
後
性
情
大
變
，
言
語
中
對
她
諸

多
不
敬
。

她
最
感
到
自
由
自
在
的
生
活
反
而
在
第
二
任
丈

夫
也
逝
世
之
後
，
孩
子
逐
漸
長
大
，
在
出
版
社
當

編
輯
的
日
子
。
這
段
日
子
不
但
將
她
早
年
的
文
學

才
華
得
以
發
揮
，
更
令
她
因
工
作
成
績
而
重
拾
自

信
。
而
她
真
正
感
受
到
幸
福
和
安
寧
卻
是
跟
第
三

位
伴
侶
︱
︱
鑽
石
商
人
莫
里
斯
的
同
居
日
子
。
她
曾
公
開
說
：

他
們
之
間
雖
然
沒
有
婚
約
，
但
誰
也
不
能
忽
視
他
的
存
在
。

以
她
的
貴
族
出
身
、
傳
奇
經
歷
和
知
名
度
，
本
來
是
最
有
資

格
寫
自
傳
，
紀
念
也
好
或
賺
錢
也
罷
。
事
實
上
也
有
不
少
出
版

商
打
她
的
主
意
，
但
她
始
終
不
為
所
動
，
選
擇
了
悄
悄
離
去
，

只
要
求
人
們
把
她
和
甘
迺
迪
埋
在
一
起
。

另
一
位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希
拉
莉
。
她
明
顯
比
丈
夫
能
幹
，
有

才
華
，
在
年
輕
貌
美
的
日
子
，
為
成
全
丈
夫
的
理
想
︵
或
者
也

是
她
的
理
想
︶
，
她
不
但
承
擔
起
家
庭
，
還
得
對
丈
夫
的
風
流

韻
事
忍
氣
吞
聲
，
連
當
了
第
一
夫
也
不
例
外
。
直
到
年
近
花

甲
，
女
兒
長
大
了
，
丈
夫
退
位
了
，
她
才
重
拾
自
己
的
理
想
。

顯
然
，
今
日
社
會
，
女
人
的
真
正
歸
屬
不
再
是
男
人
，
而
是

個
人
的
身
心
健
康
，
以
及
總
結
人
生
教
訓
後
的
自
我
調
整
能
力

和
處
事
智
慧
。
不
斷
學
習
，
熱
愛
生
活
，
更
愛
自
己
。

女人的歸屬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朋
友
環
遊
世
界
歸
來
，
兩
夫
妻
身
形
差
不
多

開
了
雙
，
發
覺
我
們
目
光
奇
異
，
他
太
太
先
至

尷
尬
解
畫
，
笑
說
他
們
這
次
旅
遊
，
最
大
收
穫

是
大
肚
腩
裏
盛
滿
了
美
食
，
實
踐
他
們
一
貫
心

願
，
就
是
每
次
出
門
前
那
句
口
頭
禪
：﹁
旅
行

嘛
，
放
縱
一
下
才
開
心
！﹂

﹁
放
縱﹂
已
不
是
年
輕
人
的
什
麼
瘋
狂
大
節
目
，

而
是
近
年
中
年
人
流
行
的
舌
尖
大
滾
動
，
也
就
是
到

處
搜
羅
美
食
，
滿
肚
子
消
化
成
的
膽
固
醇
，
雖
然
看

不
見
，
但
脂
肪
就
瞞
不
過
人
橫
腰
現
眼
了
。

夫
妻
倆
飲
食
本
來
一
向
注
重
清
淡
，
不
僅
少
上
茶

樓
，
家
中
煮
食
，
灼
菜
固
定
一
茶
匙
油
，
下
鹽
不
過

一
茶
匙
，
每
星
期
吃
兩
次
素
，
出
入
不
太
遠
的
地
方

都
靠
自
己
的
11
號
工
具
︵
兩
條
腿
︶
，
少
過
十
站
八

站
的
巴
士
地
鐵
都
少
用
。

載
了
滿
肚
肥
油
歸
來
的
形
象
，
夫
妻
倆
也
不
由
自

我
解
嘲
：﹁
千
年
道
行
一
朝
喪
了
。﹂
隨
後
照
例
補

充
一
句
：﹁
回
來
真
要
積
極
減
肥
了
。﹂

這
話
，
至
少
聽
過
一
千
次
。
所
有
旅
遊
人
士
，
誰

不
是
這
種
心
理
。

上
世
紀
外
遊
，
大
多
數
人
主
要
是
看
風
景
，
二
千

年
後
，
名
勝
都
少
關
心
，
到
了
外
邊
，
哪
個
不
是
津

津
樂
道
吃
過
什
麼
什
麼
，
行
到
東
行
到
西
，
隨
時
電

郵
圖
片
傳
真
，
拍
來
滿
盤
滿
碟
七
彩
繽
紛
菜
餚
，
不
着
一
言
，

已
向
眾
親
友
報
道
一
路
平
安
，
胃
口
奇
佳
，
回
來
餘
興
未
盡
，

話
題
來
個
抽
象
式
反
芻
，
散
發
阿
拉
斯
加
大
蟹
肉
厚
鮮
甜
美

味
、
澳
洲
生
蠔
全
無
污
染
、
香
港
不
易
吃
到
的
神
戶
牛
柳
和
親

自
到
原
產
地
品
嚐
的
松
露
、
海
膽
、
鱘
魚
子
醬
…
…
吃
過
什
麼

就
比
到
過
什
麼
地
方
更﹁
潮﹂
。

電
視
鋪
天
蓋
地
長
年
累
月
推
介
美
食
耳
濡
目
染
出
來
的
心
態

暴
露
無
遺
。
管
營
養
專
家
怎
麼
說
，
美
食
當
前
渾
忘
卡
路
里
超

標
，
外
遊
時
便
一
心
放
縱
。
怎
知
道
美
食
重
表
演
，
多
下
油
畫

面
才
會
閃
閃
靚
，
多
加
這
個
那
個
配
料
，
既
富
動
感
又
可
填
充

時
間
，
油
泡
比
白
灼
好
看
過
煙
花
，
旅
遊
時
便
牢
記
住
走
訪
中

西
大
廚
展
示
過
的A

BC

菜
，
滿
街
看
到
的
男
女
猪
油
大
肚
腩
，

一
半
以
上
便
是
這
類
美
麗
的
美
食
受
害
者
。

也是為口「奔馳」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位
於
韓
國
東
南
部
的
釜
山
，

是
韓
國
南
部
最
大
的
城
市
及
港

口
，
貿
易
繁
盛
，
現
有
人
口
約

四
百
萬
。
釜
山
擁
有
特
別
的
地

理
位
置
，
四
周
被
高
山
包
圍
，

形
成
了
天
然
屏
障
。

釜
山
的
風
景
迷
人
，
由
東
北
部
衿
村

山
以
西
起
的
地
方
，
都
是
遠
足
熱
點
；

東
部
海
云
台
海
水
浴
場
設
有
不
少
專
為

遊
客
而
設
的
豪
華
酒
店
及
旅
館
，
和
供

遊
人
漫
步
的
長
廊
。
坐
落
於
釜
山
北
面

的
釜
山
國
立
大
學
，
除
了
是
高
級
學

府
，
周
邊
運
動
場
旁
的
學
生
咖
啡
室
及

露
天
麵
食
店
，
均
提
供
着
風
味
十
足
的

地
道
小
食
。
而
位
於
釜
山
港
附
近
的
扎

嘎
其
市
場
，
則
是
世
界
著
名
的
漁
市

場
，
有
以
街
邊
魚
販
檔
組
成
的
窄
街
、

也
有
批
發
各
式
魚
類
海
鮮
的
集
散
場
，

無
論
是
白
天
或
晚
上
來
參
觀
，
都
有
不

一
樣
的
景
致
。

由
大
阪
飛
釜
山
，
抵
酒
店
已
逾
下
午
四
時
。
趕

及
晚
飯
前
，
往
龍
頭
山
公
園
看
黃
昏
日
落
。
龍
頭

山
是
位
於
市
中
心
只
有
四
十
九
米
高
的
丘
陵
，
有

手
扶
電
梯
登
山
，
上
有
釜
山
塔
、
李
舜
臣
銅
像
及

鐘
閣
。
不
用
登
上
釜
山
塔
，
也
可
看
到
釜
山
市
及

港
口
夜
景
。
公
園
內
的
櫻
花
已
經
滿
開
，
據
說
韓

國
櫻
花
最
早
也
是
由
日
本
移
植
過
來
，
所
以
也
是

以
瓣
白
蕊
淡
粉
紅
的
染
井
吉
野
櫻
為
主
！

遊
海
云
台
主
要
是
為
了
迎
月
路
上
的
櫻
花
，
迎

月
路
上
海
月
亭
、
再
由
山
邊
剷
落
現
已
廢
置
的
舊

海
云
台
火
車
站
、
沿
火
車
路
軌
走
到
海
云
台
海
水

浴
場
、
最
後
在
海
云
台
市
場
吃
餃
子
午
餐
。

參
觀
時
櫻
花
滿
開
已
逾
一
周
，
開
始
散
落
了
，

但
既
來
了
，
就
盡
興
吧
。
忽
爾
涼
風
一
吹
，
櫻
瓣

隨
風
飄
下
，
就
散
落
在
於
衣
襟
、
髮
鬢
，
又
是
另

一
番
賞
櫻
風
味
！

釜山追櫻

琴台
客聚
孫浩浩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廣闊、蒼茫、天壤相接，那是朦朧又壯觀的景
象。下車，沿着站牌向海岸線走去。遠遠地，我
聞到了一股鹹腥的味道。這一定是海水的味道，
因了海水的纏綿，海風也變得多情起來，潮濕起
來，潮出一片明朗的海，夢幻之海。
風輕軟得像真絲綢帶，一下一下地，溫柔地拂
打着裸露的肌膚，撩得人心軟酥酥的。溫軟中，
它竟帶了一種無形的力度，像撲面而來的一張大
手，揮手間，透出一份不可改變的堅持。衣衫和
髮絲，便在這樣的風中不停地揚起。雲浪在天上
翻滾，周圍的一切都在這樣不停地顫動、變化。
在這樣的炎熱的夏天，這種被風獵獵飄起的感
覺，有種說不出的快意。
目光便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舉起，遙望海邊，忽
而被早起的遊人吸引，忽而又被巨大的岩石掠
走，即便幾聲鷗鳥的鳴啼，也能掀起心中一陣陣
的驚喜。壓抑在肺腑中的沉悶一下被驅逐了，周
身上下的神經，彷彿，都被海風海景激活了。
巨大的岩石之上，雕刻着幾個深紅色的大字，
被朝陽染紅了的海水，把它映得輝金描彩，越是
努力去看，越是被燦爛的晨光耀着眼睛，耀着眼
睛。終是看不清了，看不清了，可我卻記住了
它，這塊海邊的巨石和巨石上方紅色的字，記住
了這個海域，這個並不唯一的標誌。
這是一個八月的清晨，我是遠道而來，尋找一
處放飛心靈的地方。在日照，在那片平展如毯的
金沙海岸，我和我的同伴一起面朝西北，看盡遊
人與海花的嬉戲，懷着一顆無拘無束的心，無拘
無束地，將自己肆意放飛。
目光裡的海天，氣吞山河，極盡遼闊。
天空不是很藍，海水也是渾藍色的，近乎灰白
的天空，容納着浩淼淺藍的海。因了它的容納，
海，方透着海的寧靜。激浪競相湧向沙灘、遊

人，湧向此起彼伏的海岸。沙灘被踩出片片坑
窪、隻隻腳印，一次次被海浪抹平，就像抹平生
命裡的每一絲記憶。記憶大約三種，一種寫在紙
上，一種寫在心裡，一種灑在風中。有苦，有
甜，有若咖啡滋潤唇間。每一絲記憶，都充滿了
人生的曲折與傳奇。
人聲鼎沸。浪花翻捲着，激起遊人一陣陣的歡
笑，激發了前赴後繼的衝浪者。浪濤山一樣捲
起，海鷗被浪花之下的串串尖叫驚起，牠們，穿
過密集的、各形各色的人群的頭頂，於低空中奮
起而飛。儘管，他們身着遮蔽極少的泳裝，斑斕
如花。沒有人訕笑，沒有人相互打量。沒有任何
負擔的赤裸，也是一種原始的美。
海水波湧，海面漩起巨大的浪花。就是這無數
的雪浪，把海面掀起一道又一道更高的浪潮。海
風在海面上拍打，形成無數浪花的轟鳴。這就是
海的聲音，浪花的聲音，沙礫經海水摩挲的歡快
的聲音，聲音挾起浪濤。
浪頭聚起，海風以拔海之力，試圖將海倒捲起
來，將其魯莽掀起。浪花和風，奏響海面又一種
新的潮聲，嘩、嘩……浪濤打在人們的身上，赤
腳的人，赤裸的人，還有那些沒來得及穿上泳裝
的人。浪濤在追逐，在與接近它的每一個物體嬉
戲。哦，這就是海，捲起風、捲起浪，捲起遠方
招展的彩旗，捲起人們飄揚胸前的絲巾，也捲起
人們敢於衝浪的意志。
一塊塊沉默的礁石，宛然安臥。在它面前，海
浪就像調皮的頑童，圍着它，不分輕重，不分晝
夜地嬉戲捉弄……
海岸上，種着一些青幽的松柏，一些無名的小
鳥在這裡隱匿而居。這些隱匿而居的小鳥，被從
海面襲來的晨風驚起，頓時，脆生生的鳥鳴四散
開來，一邊鳴叫，一邊用力地翱翔天空。太陽掛

在海的盡頭，就像被一隻無形的巨手托舉着一
般，四圍現出層疊的重影。這些重疊的影像，幻
化成一層層雲彩，使天空更加立體、高遠，天之
闊，海之藍，使大海更加生動，由淺及深，漸次
分明。
上午九點，陽光開始照耀在建築之上，在周遭
的窗玻璃上，金光熠熠，光芒刺眼，碎金一樣的
躍動，閃疼了行人的眼眸。面對朝氣蓬勃的晨
景，我站在那裡，迎着風，在腥鹹的空氣中欣賞
了半晌。有人和我一樣從身邊走過，時尚的遮陽
帽下，深藏着一雙雙好奇的眼睛。
陽光，海岸，沙灘——想像不出，大海原來是
這麼的美！在這裡，它不是江南的款款情調，不
是江南的含蓄、溫婉，而是北方的山水的粗獷和
野性。它，讓人想起奔騰的駿馬，激越的腰鼓，
咚咚、咚咚，咚咚作聲。這就是北方的大方與豪
氣，這就是北方之海的美。
親臨海岸，幾乎沒人忘記試一試海水。
捲着泡沫的海水，是極為涼爽的。雙腳踏入海
的波浪，頓然感覺細沙的擁吻。散沙在腳心流
動，彷彿輕踏着一個個細軟的生命。是那麼美妙
的感覺呵，它們，是否可以呼吸的海沙之魂？其
實我也知道，這是海水浪湧的結果，這種細微的
感受，恰好證實了大海的
溫軟與活力。
我一直認為，海是難以

接觸的，海的威嚴，海的
神秘，海的變幻莫測，不
是凡人可以掌握。對生命
而言，它容納了太多，太
多的新生，太多的死亡，
太多的不可想像。對人類
來說，海有海的冷酷，海
的多面性。對於大海來
說，或許，這才是大海的
包容與侵入。
清晨的大海，萬物甦

醒，就連海鳥，也像是大

海裡的信使，飛翔如斯。
在松柏翠竹的樹林，我找不到這些鳥兒的巢

穴，只看見牠們飛翔的身影，箭一般從身旁穿
過，那般肆意，那般縱情。牠們，一會兒飛向深
海，一會兒又匆匆迂身低回，一會兒又衝向長長
的海灣，在密密麻麻的礁石間盤旋穿梭，隱入，
再也找不見牠們的影子。牠們的目標不是那麼明
確。
很久很久以前。聽大人們說，精衛是海鳥的前
身，為報葬身之仇，銜石填海，不知填了幾千
年。精衛是上古傳說的神鳥，原是炎帝的小女
兒，名叫女娃，一日游於東海，溺水而死，後化
身為精衛鳥，每日填海不止。
這些海的鳥兒，我寧願牠是上帝的使者，吉祥

的化身，就如凡間的喜鵲，給人們架一道昭祥的
彩虹，以牠那纖弱的翅膀拍打海浪，為漁人傳遞
平安的信箋。讓那些遠海捕撈的人們，有個在遠
方敘敘親情的機會，嘰嘰喳喳的，全都是漁家收
穫的喜訊。而我願，與牠們共同棲息着的，是一
排排停靠在岸邊嚴陣以待的漁船，桅杆林立，船
帆悠閒。
面對大海，你也會，不知不覺，變成大海的一
隻飛鳥，大海的俘虜，或者親信。

海灣的早晨

百
家
廊

若
荷

二
十
多
年
前
，
有
緊
急
事
故
告

知
在
遠
方
的
親
友
，
要
發
電
報
，

那
時
要
發
電
報
，
得
親
自
去
到
在

港
島
的﹁
大
東
電
報
局﹂
。
如
今

不
管
什
麼
訊
息
，
都
可
以
在
任
何

地
方
任
何
時
候
發
出
了
。
這
是
科
技
的

進
步
。
科
技
進
步
靠
的
是
什
麼
？
最
重

要
的
，
是
電
。

如
果
停
電
了
，
多
少
科
技
產
品
會
變

成
無
用
武
之
地
？
人
們
會
變
得
又
聾
又

盲
，
因
為
聽
不
到
電
唱
機
發
出
的
音

響
，
看
不
到
電
視
播
出
的
畫
面
；
有
些

人
，
在
家
裡
可
能
開
了
不
飯
，
洗
不
了

熱
水
澡
，
甚
至
刮
不
了
鬍
子
；
有
些
人

可
能
回
不
了
在
三
十
八
樓
的
家
。

生
活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人
們
，
最
怕

的
事
莫
過
於
停
電
。
現
代
人
已
經
生
活

在
一
個
沒
有
了
電
便
一
切
不
可
行
的
世

界
裡
，
電
已
經
成
為
人
們
生
活
中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

最
近
政
府
在
諮
詢
未
來
的
香
港
發
電
取
向
，
拋

出
的
兩
個
方
案
，
都
在
為
減
碳
降
污
而
考
慮
。
但

市
民
最
關
心
的
，
是
電
價
，
是
會
不
會
引
致
突
然

停
電
。
從
政
府
官
員
的
談
話
中
，
可
以
看
出
，
政

府
是
偏
向
採
取
向
內
地
購
電
的
方
案
，
所
以
有
市

民
認
為
，
政
府
其
實
是
假
諮
詢
之
名
，
硬
銷
向
內

地
購
電
的
方
案
。

這
或
許
是
猜
測
而
已
，
但
市
民
期
盼
的
，
無
疑

是
既
合
環
保
的
發
電
，
又
有
穩
定
而
不
會
突
然
的

停
電
的
保
證
，
更
要
有
便
宜
的
電
價
。

電
的
應
用
，
雖
然
是
近
百
年
的
事
，
但
電
這
個

字
，
我
國
早
就
在
使
用
。
︽
詩
經
︾
就
有﹁
熚
熚

震
電
，
不
寧
不
令﹂
的
句
子
，
︽
文
心
雕
龍
︾
也

說
：﹁
震
雷
始
於
曜
電
，
出
師
先
打
威
聲
。﹂
韓

愈
在
︽
送
窮
文
︾
更
說
：﹁
駕
塵
彍
風
，
與
電
爭

先
。﹂
可
見
先
人
早
就
在
行
雷
必
有
閃
電
中
，
知

道
了
電
這
個
自
然
現
象
。

如
今
，
現
代
人
雖
然
生
活
不
能
缺
少
電
，
但
在

文
字
使
用
上
，
用
到
古
文
相
關
的
電
的
詞
語
，
又

有
多
少
？

電的隨想 隨想
國
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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